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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X得慌”结构的性质学界仍存在争议。“X得慌”在方言中也普遍存在，“得慌”无实际意义，表

示说话人主观感受。本文从语法化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入手，结合历时和共时两方面，探讨“X得慌”

的语法化过程。据分析，该结构受句法位置、语境、语用等因素的影响，由跨层组合单位“X + 得 + 慌”

逐渐向词缀“X + 得慌”发展的趋势。利用方言事实进一步补充和完善“X得慌”语法化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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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mains divided over the grammar nature of the structure “X de huang”. 
This structure is widely present in dialects and represents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de 
huang” has no actual meaning. This paper aims to delve into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X 
de huang” by examining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grammaticalization, along with 
bot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structure “X de huang”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syntactic position, context, and pragmatics, showing a trend of evolv-
ing from a cross-layer collocation “X + de + huang” to a suffix “X + de huang”. Utilizing dialectal facts 
to further supplement and perfec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 of “X de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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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X 得慌”结构在官话方言以及晋语 1 中普遍存在，对于“X 得慌”结构中“得慌”的分类仍存在不

同看法。《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将读轻声的“慌”处理为“表示难以忍受(用作补语，前面加‘得’)”
[1]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2021)中将轻声的“慌”处理为语助词“含难以忍受之意，如言‘烦的慌、

闷的慌、累的慌’等”。《现代汉语词典》和《重编国语词辞修订本》的释义是一致的，都表示“难以忍

受”义，前者认为“慌”作补语，后者认为“慌”作语助词。 
对此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其中主要包括程度副词说、词缀说和中间结构说。对于“得慌”结构在归

类上的争议，主要是因为虚词向词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中间状态，若将两分模式变为三分模式，增

加半自由语素一类，或许可以更好地概括事实，更有利于揭示“X 得慌”的演变过程。语言的共时变异

是历时演变的必然结果，相反地，语言演变过程中经历的不同层次也必然会散布于不同的方言之中。本

文引入方言中的现象，从共时的角度探讨“X 得慌”虚化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2. “X 得慌”的性质划分 

2.1. “X 得慌”的性质 

根据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以及方言调查的整理，共计搜索到 910 条相关语

料，分析“X 得慌”的结构和语义特征整理如表 1。从表面上看，这些结构都是由“X 得慌”转换而来，

但实际上，他们在语法功能和语义特征上都存在区别。 
 

Table 1. The semantic feature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of “huang” 
表 1. “慌”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结构 

发展阶段 变体形式 语义虚实程度 语义特征 句法结构 举例 

阶段一 
X + 得 + 慌 

实 动作上的慌乱 
结果补语 打得慌 

X + 得 + (N 慌) 述补套主谓 搠得人慌 

阶段二 

X + 得慌 

虚 主观上的不舒服 

状态补语 闷得慌 
烧得慌 

(X + 得慌) + 了/的 

附缀 

窘得慌了 
闹得慌的 

(X + NP)慌 烧手慌 
晒脊梁慌 

Open Access

 

 

1晋语邯新片获济小片存在“X 慌”的形式，根据笔者田野调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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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X 得慌”在句中的分布形式 
由表 1 中可知，“X 得慌”结构形式与语义虚实程度密切相关，结构越松散，其语义越实在，反之，

则语义虚化程度越高。其语义的虚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的五种不同表现形式，第一阶段存在两个结构变

体，结构之间的紧密度弱，“慌”的语义实在，语音上表现为重读，句法上做补语或谓语。第二阶段存在

三种不同表现形式，结构之间的结合越加紧密，语音上表现为弱读，句法上可以做补语或附缀。在阶段

二中，形式上是状态补语，但实际上不是典型的补语结构，处于向附缀过渡的阶段，结合语义上的虚化

因此与阶段二合并。因此对于“慌”的虚化程度主要结合句法和语义两方面的考量。 

2.1.2. “X 得慌”句法结构的主要观点 
从狭义上来说，汉语缺乏形态手段，这也使得汉语中的虚语素和词汇语素一样在书写形式上没有差

别，因此这对于像“X 得慌”这类结构的定性与分类存在困难。目前对于“X 得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

分类观点。 
观点一：程度副词说，认为“X 得慌”结构中“慌”附着在助词“得”后构成程度副词，表示程度特

别高。朱德熙(1982)认为虽然“X 得慌”形式上是状态补语，但和一般状态补语不同，没有相配的否定形

式，不存在“X 不慌”这类表达[2]。“X 得慌”从表面上看与补语的构造是平行的，但二者在语法功能

上并不完全对等。马庆株(1992) [3]、朱磊(2018) [4]认为“程度副词 + X + 得慌”结构中“得慌”作为谓

词“X”的结果补语，与前加程度副词属于“类框架式叠加”现象。但一般情况下，谓词性成分很难同时

受状语和补语的修饰，因此“程度副词 + X + 得慌”应属于非典型组合成分搭配，也是“得慌”虚化的

诱因之一。 
观点二：词缀说，即认为“X 得慌”中的“得慌”是词缀，与中心语“X”凝固成词，表示“主观上

不受控制且不舒服的一种感觉”。聂志平(2022) [5]在文中列举了“X 得慌”的一系列语义特征，但对并

未对每个语义特征给出明确的语义来源，因此本文借助对“X 得慌”虚化过程的探讨，进一步分析其语

义特征来源。 
观点三：中间结构说，该观点认为“X 得慌”仍处于由述补结构向词缀演变的过程中，一方面“X 得

慌”并不是典型的补语结构，“慌”本身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另一方面“X 得慌”还未完全凝固成词。

引用董秀芳(2004)对这种中间状态的定义，这是因为“得慌”的功能作用范域存在着由句法范域向词法范

域的演变趋势，并且这种变化还未彻底完成[6]，因此“X 得慌”也就处于述补结构向词缀发展的一种中

间状态，我们认为“得慌”应属于半自由虚语素，其演变趋势是进一步变为纯粹的词缀。 
张谊生(2018)继续探讨了新时期“X 得慌”与“X 到死”“X 到爆”等结构的类同性，“X 得慌”在

结构上趋向定型为一个强调构式[7]。“X 得慌”通过官话、晋语等方言语境进一步扩展到网络交际中，

其意义也随着使用者的表达需求而发生变异，属于创新型表达方式。对于“X 得慌”结构的研究仍存在

一定意义。 

2.2. “X 得慌”满足半自由语素的条件 

结合董秀芳(2004)和张斌(2013)中对虚词和附缀的定义，符合半自由语素大致可以满足以下 3 点：1) 
两可性。既可以作为词内成分出现，也可以与短语成分结合，作为句法层面的成分出现；2) 黏附性。只

能单向依附于某个成分，语音上失去独立性；3) 功能泛化性[8]。进入到“X 得慌”格式中，语义发生类

化。 

2.2.1. 黏附性和功能泛化性 
“X 得慌”满足后两个要素，一方面，“得慌”位于句尾读轻声，依附于中心词“X”之后，不能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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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运用。另一方面，进入“X 得慌”格式中后，“X”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都随之发生变化，由原来的

实义动词变为强调主观上的感觉。 

(1) 这一程子，长顺闷得慌极了．．．．．！外婆既不许他出去转街，又不准他在家里开开留声机。(《四世同堂》老舍) 

(2) “凉的更甜，我正饿得慌呢．．．．．。”(《淮上人家》袁静) 

(3) 这样，大刘就不窘得慌了．．．．。(《闪光的灯塔》王澍) 

(4) 这家里要是摊上这么听话的爱人也够闹得慌的．．．．。(《淑女》丁广泉) 

“X”可以是动词、形容词等。从结构上来看，例(1)“闷 + 得 + 慌 + 极了”中“慌”属于第一阶

段“X + 得 + 慌”的组合，整个结构位于句中，后与“X”的紧密度较弱，可以独立运用，“慌”后还

可以加程度补语“极了”，此时“慌”语义实在，表示动作上的慌乱。例(2) (3) (4)中“饿的慌呢”“窘得

慌了”“闹得慌的”等属于第二阶段“(X + 得慌) + 了/的”的组合，此时“得慌”可以作为一个整体，

位于句尾读轻声，依附于中心词，不能独立运用，后面可以带语气词“呢”“了”“的”等。比较例(2)
和例(5)，在例(5)中，“X 得慌”后仍可以接名词性成分，仍属于第一阶段“X + 得 + 慌”结构，语义实

在，表示动作上的慌乱。因此“X 得慌”的语义虚化程度与其句法结构和句法位置密切相关。 

(5) 可是这一年来，在我饿得慌．．．的当儿，我一见人家养着的小猫、小白兔，我就恨不得生吞活剥的吃了下去。(《放

下你的鞭子》陈鲤庭) 

2.2.2. 两可性 
虚词和词缀之间往往存在一种中间成分，该成分具有不稳定性。根据实际语言事实显示“得慌”仍

处在既可以作为词内成分，也可以与短语成分结合的两可状态。作为词内成分附缀于“X”之后，使得“X”

和“得慌”临时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二者表达共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也是其黏附性和功能泛化性

的体现，对此在第二章也会继续讨论。下面主要讨论“得慌”可以作为句内成分的具体表现和功能，由

表 1 可知，在“X 得慌”中，“慌”属于句内成分存在两种形式：“X + 得 + (N 慌)”和“(X + NP) + 
慌”，其中第一种形式出现在古汉语文献语料中，第二种形式在方言中常常使用。 

在古汉语中，“慌”可以作为句法层面，它的作用范域可以是短语，其功能是跟在复杂短语后面表

达实际意义。如： 

(6) 桂姐道：“娘且是说的好，乞他奈何的人慌．．．．．。”(《金瓶梅》) 

(7) 那妖怪抹了一眼道：“师父，我的皮肤都冻熟了，不敢要这位师父驮。他的嘴长耳大，脑后鬃硬，搠得我慌．．．．。”

(《西游记》) 

(8) 金莲道：“怪行货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我的苦恼，谁人知道，眼泪打肚里流罢了。”

(《金瓶梅》) 

上例中“慌”是附加在主谓短语作补语，显然不属于词内层面。结构上，属于述补结构套主谓结构

的复杂形式“X 得 + (N 慌)”，“慌”作谓语，此时“慌”属于阶段一，有实际意义。 
在方言中，以晋语邯新获济小片为例，表现形式为“(X + NP) + 慌”，如： 

(9) 这水太烫了，烧我手慌。(豫北晋语) 

(10) 站太阳地久了晒我脊梁慌。(豫北晋语) 

“慌”附加在述宾短语之后，属于阶段二，表达主观上不舒服的感觉，无实际意义。若将句中定语

提前，句子可由述宾短语句转换为主谓短语句，语义不发生改变。如“我的手烧得慌”“我的脊梁晒得

慌”，可以由“(X + NP) + 慌”转换为“X + 得慌”，由句法成分转换为词内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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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存在可以作句法成分和词内成分的两可状态，且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慌”作为句内成分虚化

程度更高。因此若从董秀芳(2004)的三分模式，可将“慌”归入半自由语素。 

3. “X 得慌”语法化的必要条件 

上文对“X 得慌”的性质进行了定义，其中“得慌”属于半自由语素，主要针对其作为句法层面的讨

论，接下来将主要讨论“得慌”作为词法层面的虚化过程。关于语法化的条件，Traugott 提出了三条标准：

语义相宜(semantic suitability)、结构紧邻(constructional contiguity)、频率(frequency) [9]。解惠全(1987)在谈

虚化的依据和途径时，曾指出：实词的虚化要以意义为依据，以句法地位为途径，指出最容易发生实词

虚化的位置是状语和补语[10]。接下来从句法位置、句法组合和语境几方面探讨“慌”虚化的必要条件。 

3.1. 句法位置对语义虚化的影响 

通过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 CCL 以及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等语料库检

索发现，目前所搜集到的文献中最早出现“X 得慌”结构的是《全元曲》，共有 18 例。 

(11) 我这里走的慌．．．，他可也赶的凶。(《全元曲》) 

(12) 小生害得眼花，搂得慌．．．了些儿，不知是谁，望乞恕罪！(《全元曲》) 

(13) 你道是打的慌．．．胡乱指，不想这头巾在那里。(《全元曲》) 

例(11)“走的慌”与“赶的凶”， “慌”与“凶”并举，语义实在，有“慌乱”义。例(12) (13)“慌”

后还可以带补语成分“了些儿”“胡乱指”，“慌”可以独立运用，属于阶段一“X + 得 + 慌”结构。

以上“慌”做中心语“X”的补语，可以独立运用，此时信息焦点在“慌”上，“慌”有实际意义，表动

作上的慌乱。且中心词“X”多为动作动词，“走”“搂”“打”等语义均指向施事，由于心急或者场面

混乱，导致动作幅度过大，继而引起动作上的慌乱。“慌”的动作性也较强，此时“慌”已经开始占据补

语的位置，但语义仍较为实在，其语义特征表现为[+动作性]。 

3.2. 句法组合对语义虚化的影响 

受到进入“X 得慌”中核心词“X”的语义影响，“慌”的语义由“动作上的慌乱”引申出“主观感

觉上的不舒服”。除动作动词以外可以进入“X”的动词逐渐扩大，如“累、胀、堵、闷、挤、窝、憋”

等表示感受类动词。 

(14) 马林生站起来，又去拿了个苹果，没削皮便啃了一口，“我太累了，今儿一天我累得慌．．．！饭也没吃饱。”(《大

陆作家》王朔) 

(15) 辛丽奶水足，胀得慌．．．，可老陈的儿媳吃了不少催奶东西，就是没奶，而小家伙一喝牛奶就吐。(1994 年人民

日报·第 2 季度) 

(16) 他来不了啦！我说你这么叫不嫌干得慌．．．啊？(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17) 可是谁也没感到僵得慌．．．。(《上任》老舍) 

(18) 潘总毫不在意地说：“没有什么，开始我觉得胸部闷得慌．．．，可是过了一分钟光景，心又跳起来，比从前跳

得更有劲，就这么一回事！”(《第三颗钮扣》陈日朋) 

其中“累”“胀”等都属于生理感受动词，表示主观感觉上的不舒服。去掉“得慌”不足句，此时属

于阶段二“X + 得慌”形式，仍属于述补结构，语义重心在中心词“X”上，“慌”不再表示实际的“动

作上的慌乱”，而更着眼于当事人的感受，由实指变为虚指，且“得慌”位于句尾轻读。结构上，“累得

慌”“胀得慌”“干得慌”“僵得慌”“闷得慌”可以等替换为“很累”“很胀”“很干”“很僵”“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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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等，“慌”表示一定的程度义。受中心词的影响，“慌”的动作性逐渐减弱，表达“主观上的不舒

服”，其语义特征为[−动作性] [+程度]。 

3.3. 语境对语义虚化的影响 

聂志平(2022)对“X 得慌”语义特征进行概括时认为“X 得慌”具有[−如意] [−自主]等语义，但是并

未正面展开分析该结构每个义项的来源，聂文认为“既然不是 X 本身所具有的，只能理解为‘得慌’带

来的。”我们认为该语义特征一部分与“慌”本身的语义有关，一部分可能来源于对被动语境的吸收。王

力(1957)将被字句的语用义定义为“不幸、不愉快”[11]，这个说法得到吕叔湘(1979) [12]、朱德熙(1982)
等学者的支持。 

遍检 CCL 语料库中满足“X 得慌”结构的所有语料，在古代汉语里“X 得慌”结构存在大量被动句

语境，有的句子带有很明显的被动标记“被、着(著)”等。如例(20) (21)。 

(19) 睡魔缠缴得慌．．．．，别恨禁持得煞。(《全元曲》) 

(20) 好歹要吃得醉饱了才去，被他打搅得慌．．．．。(《全元曲》) 

(21) 白侍郎要住下，著这二位催逼的慌．．．．，好生败兴。(《全元曲》) 

在上例中，“X”与“慌”的语义指向不同，“X”的动作由施事发出，“慌”是受事所承受的结果，

且该结果是抽象的、不具体的。在例(20) (21)中，中心词“X”为动作动词，但“慌”均位于句末，若轻

读，则可以分析为阶段二“X + 得慌”，反之也可以分析为阶段一“X + 得 + 慌”。由于语境分析中存

在的可能性，“打搅”“催逼”只是由于客观情况的非自主，带来说话人主观上的不舒服，但可能并未带

来实际动作上的慌乱。“慌”的虚化仍处在过渡阶段，语义特征可以概括为为[±动作性] [+程度] [−自主]。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非自主可控”的动作或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出乎意料的，而出乎意料又往往和

不如意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13]，因此可以由[−自主]引申出[−如意]之意。 

(22) 有辆普通车就行了，一辆高档车，好几十万，我坐上也烧得慌．．．。(1994 年人民日报·第 2 季度) 

(23) 吊料工每天工作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正闲得慌．．．，不如两岗都由他顶了，奖金福利则按多劳多得计。(1994

年报刊精选) 

(24) 哪怕分开一小会儿，他的心里也觉得空得慌．．．。(《敌后武工队》冯志) 

(25) 你日后不出家则已，要出家还是在京城出家，免得我们见不到你，想得慌．．．。(《李自成》姚雪垠) 

中心词“X”的语义色彩并无明显的褒贬之分，但“X 得慌”结构往往只出现在情况不如意的语境中，

语义上暗含令人不舒服的主观感觉。例(23)中“烧”虽然作为动作动词，但在此句中，“我”并不是真的

被车座烫得发烧，而是因为车子太高档，使“我”心里感到不舒服。同样的，“闲”“空”“想”本身语

义色彩都是中性的，进入到“X 得慌”结构中产生致使义，即“使我闲”“使我空”“让我想”，由于前

面分句表示的原因引起说话人产生主观上不舒服的感觉。受语境和语音弱读的影响，“X 得慌”结构愈

加紧密，“慌”的虚化程度也逐渐加深。能够进入“X”的词也不再受限于语义色彩。如(26)“X”也可

以为褒义词。 

(26) 俺们这开心慌．．．，你提他弄啥咧？(豫北晋语) 

“慌”仅仅作为后缀附着在中心词之后，在方言中“得”往往可以省去。“X 得慌”产生[−自主] [−如
意]的语义特征主要受到“慌”的自身语义以及被动句语境义的影响，但随着“X 得慌”结构的泛化，其

语义特征也在不断模糊化，表程度义不断加深，此时“慌”完全虚化，语义特征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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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 得慌”语法化的充分条件 

对于 Traugott 提出的关于语法化的三条标准，江蓝生(2006)认为那都只是必要条件，而不属于充分条

件。对于汉语来说，第一、二章的分析都属于语法化的必要条件，而常规结构式组合成分变异是引起语

法化的真正诱因之一[14]。 
根据此前所讨论的被动语境对“X 得慌”语义具有一定影响，使得“X 得慌”结构具有[−自主] [−如

意]的语义特征，又“慌”在句中处于补语的句法位置，既然在形式上占据了补语的位置，因此“X 得慌”

必然会受到补语的语法意义的影响，在语义上具有程度义。在常规结构中副词和补语一般不共现，但根

据语料显示，在现代汉语中“X 得慌”所在结构形式为“F + X 得慌”。因此该组合成分打破了常规组合

的平衡，属于变异句式。在变异句中，“F”本身表程度，与“慌”表程度义的义项重复，因此，“慌”

在非常规的变异句中可能会继续弱化，使得“程度义”逐渐消失，由此促成变异结构式重新恢复平衡。

如： 

(27) 妇人道：“好急的慌．．．．，只是寒冷，咱不得拿灯儿照着干，赶不上夏天好。”(《金瓶梅》) 

上例“X 得慌”结构中“X”为动作动词。由于冬天又冷又黑，不如夏天，妇人和西门庆二人在寒冷

黑暗的环境下行苟且之事，“慌”可以理解为是实际上的动作慌乱。但“X 得慌”前有程度副词“好”，

其中“好”修饰“急”，“慌”也修饰“急”，二者同指，都表示“急的程度高”，就容易产生语义羡余。

若要达到句法组合的平衡，那么就要重新构建常规组合。 
在现代汉语中“F + X 得慌”大量存在，但其语义已十分明晰，“慌”与“得”凝固成为半自由语素，

属于第二阶段“X + 得慌”形式。“很堵” = “很堵得慌”、“更扎了” = “更扎得慌了”等。“得

慌”已无实际意义，只起到构词的作用。去掉“得慌”也仍然成立。 

(28) 他觉得出自己的功课有了进步，虽然心里很堵得慌．．．．。(《牛天赐传》老舍) 

(29) 二婶！你那么说，我心里就更扎得慌．．．．了！(《女店员》老舍) 

(30) “到外面闯闯吧！在这里有点憋得慌．．．．．。”(1996《作家文摘》) 

(31) 可是方成却说：“闲着更累得慌．．．．！”(1994 年报刊精选·08) 

(32) 说了好多回都没写心里怪臊得慌．．．．的。(1994 年报刊精选·03) 

(33) 别的还好，就是干活的时候真憋得慌．．．．。(新华社 2003 年 4 月份新闻报道) 

“得慌”逐渐凝固成构词语素，发展为语用义，即说话人为了强调状态的程度，主观增加程度副词

来丰富句子成分，造成部分语义重合，出现“F + X 得慌”的变异句式。因此造成“慌”进一步虚化的诱

因是句中程度副词与“慌”的组合出现语义羡余，由于句法位置的后置以及语音上的弱化，在与程度副

词竞争中处于弱势，表程度义的语义特征由程度副词承担，而“慌”不再作为“X”的补语，经过重新分

析，逐渐和“X”凝固为一体，由“X + 得 + 慌”凝固为“X + 得慌”成为一个整体。 
在方言中结构助词“得”在语音上弱化并完全脱落，“慌”直接附着在“X”之后，已完全失去负载

句子焦点信息的功能，去掉“慌”意义不变，“慌”在句子中仅仅起到补足音节的作用，这可能是受到汉

语双音化趋势以及方言中语言习惯的影响。如： 

(34) 这种事也能干的出，这人咋这傻慌．．．。(豫北晋语) 

(35) 这水也太烧慌了．．．．。(豫北晋语) 

(36) 这孩长得真俊慌．．．。(豫北晋语) 

由于“慌”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功能的泛化也不断扩展。为了适应语言交际的需要，该结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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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语言现象，“X 慌”除了可以表示“不如意”的语义之外，还可以用于表达“夸

赞、赞赏”之意，完全受构件“X”的语义决定。张谊生(2008)讨论了“香得慌”“美得慌”等用法，这

类例子与方言中“俊慌”“美慌”等可以相互印证。可见，“X 得慌”进一步虚化以后，构件“X”在语

义色彩方面进一步扩大，体现在褒义词“美、香、俊”等词也可以进入该结构中，表示说话人的一种主观

描摹，其中“慌”已完全成为不表义的构词成分。 

5. 结语 

“X 得慌”结构是由组合式述补结构经过漫长的语法化演变而来，作为已经固化的结构，首先对“X
得慌”结构的性质进行讨论，该结构仍处于述补结构向词缀发展的一种中间状态，属于半自由虚语素，

其演变趋势是进一步变为纯粹的词缀。其次，“X 得慌”结构的整体语义特征起初主要受“慌”的语义

特征影响，但在其虚化过程中离不开句法位置、语境等因素的影响，促进了“慌”的进一步虚化。 
通过以上对“X 得慌”结构语法化的演变条件、演变过程的描写和解释，可以对现有的语法化理论

起到检验和丰富的作用。同时本文在文献语料的基础上，结合方言中生动的语言事实对“X 得慌”语法

化的演变诱因进行深层次的描写和分析，从共时的层面对语法化的探讨起到了检验和丰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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